
秦皇岛

“红马甲”服务基层
本报讯 （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

李榕榕） 在秦皇岛市活跃着一支志愿者
服务队，他们身穿鲜艳的红色马甲，走街
串巷，登门入户，为孤寡老人、困难群众
提供特别的供电服务， 这就是秦皇岛供
电公司“红马甲”青年志愿服务队。

服务队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成员
由 35 岁以下青年团员组成。 12 年来，
“红马甲” 通过建立农民工子女 “爱心
流动花朵 ”站 、“爱心便民网 ”、关爱帮
扶 “空巢老人 ”等载体扶助孤残 、关爱
弱势群体；通过电力服务进企业 、进社
区 、进乡村 、进学校 、进商户等 “五进 ”
活动，义务用电检查 ，倡导安全用电和
节能减排。

据统计，“红马甲”成立以来，已累计
开展活动千余次。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
青年志愿服务集体”、“华北电网集团公
司优秀青年志愿者服务集体”等荣誉。

（标题书法：李法明）

———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地铁 6号线项目经理徐磊

准备写徐磊报道的时候， 正是北京连续高温的桑拿
天，坐在书桌前不动，汗水仍源源不断从皮肤中渗出来。

材料里提到网上有一段《地铁 6 号线通车 style》的视
频，于是上百度搜来看。看了不到一分钟，在《江南 style》欢
快有力的乐曲中，在工人们的劳动场景中，我的泪水和着
汗水抑制不住地流了出来，一直不停、独自无声地流着。

我想起了地下几十米深的地方， 弥漫着灰尘的隧洞，
想起这个很细心的人，却在这时变得粗心，根本没想起来
要为下工地的女记者准备一个遮挡灰尘的口罩，因为这样
的场景，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习以
为常了。

“我们不怕雾霾天。 ”这句话写出来，我想他的母亲、妻
子看见会不会伤心？

肯定会的。 他说过，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妻子不了解他
的工作，以前总是抱怨他不回家，后来有一次吃饭，妻子听
到地铁业主讲了一点施工中的压力和苦累， 回来之后，徐
磊发现妻子对自己变好了，再打电话，也从原来督促他回
家变成了督促他锻炼身体、少喝酒……

外表像个书生的徐磊，发起脾气来据说就像变了一个
人，过后又后悔，再打电话、发短信安抚对方，甚至道歉。

他说 ，最不喜欢看见儿子哭 ，有时候看见他哭 ，恨
不得踢上一脚 ，“男人 ， 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 ” 不过他
说 ， 他从心里很感激自己的儿子 ， 因为这个懂事的孩
子 ，徐磊的父母才得以慰藉 ，自己才能安心地在北京修
建地铁 。

“我想用行动告诉我的儿子：爸爸一直在认真地工作，

为社会、为企业、为家庭努力作出贡献，希望他将来也能认
真工作，我希望儿子是我最好的工程。 ”

徐磊很怕记者只写他个人， 他说工程是大家干出来
的，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很优秀，包括那些吃苦最多劳动强
度最大的农民工，“他们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在急难险重
的情况下，光给钱是没人干的，还是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奋
斗和献身的精神。 ”

“困难面前，我们绝不当逃兵。 ”
从听到这话起，我会时常想起这句话，而内心激动，这

是一个男人的血性，这也是人性的勇敢和顽强。 我希望我
和我的读者、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中
产生共鸣，都能受到激励。

感谢徐磊，感谢所有地铁建设者，感谢所有劳动者！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农历癸巳年 五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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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油田播洒
心理的“阳光”

□本报通讯员 李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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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霞，中原油田采油四厂“员工心
理关爱中心”负责人、国家心理二级咨询
师。 在她的影响下，两年来，采油四厂已
有 164 名阳光心理关爱者，69 名员工取
得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资格证。

眼角带笑， 说话不紧不慢， 声音悦
耳，脸上带着笃定的表情，这是陈春霞给
人的第一印象。

2003 年，陈春霞 30 岁，回到采油四
厂做了注水泵工。 为了打发倒班空余出
来的时间， 也为了调节自己产后的抑郁
情绪，她开始学习心理学。

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她啃掉数本专
业书籍，试题做了一尺多高，最终考取了
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

看她如此投入，有人问她图啥？在濮
阳这样的三线城市， 也不指着用这个来
养家糊口。她的回答很简单，只是想让更
多的人像自己一样重新找回快乐。

一个偶然的机会， 采油四厂工会发
现了她这个人才，就让她专门负责“员工
心理关爱中心”的工作。

陈春霞说，她没有理由不卖力。
关爱中心就像她的孩子，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为了让员工改变 “有毛病才去找心

理医生”的错误观念，陈春霞和她的伙伴
们尝试着各种方法：精心准备与工作生活
息息相关的讲座让各个单位轮流来听；设
计好小游戏去生产一线做宣传；印发相关
刊物；开通热线电话；在内部网上建心灵
家园；鼓励培养有兴趣的人深入学习……

那段时间，一向睡眠良好的她开始失
眠。 即使入睡，也是凌晨两三点钟又醒来，
梦里都在想如何贴近生活给员工做宣传。

关爱中心因为办得出色， 全国总工
会、河南省总工会、集团公司等相关单位
也来参观调研。

如今，在采油四厂下属 22个单位，每个
单位都有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志愿者。
这门起初看起来有些玄的学问已经深入人
心。 （漫画 法明）

2013年8月20日 星期二 农历癸巳年 七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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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承建地铁工程几乎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此，我有两种选择：
要么临阵退缩，回后方过安逸的生活；要么迎难而上，选择一条将要度过数不清
的不眠之夜、胜败难料、前途未卜的奋斗之路。 我选择了后者。 ”””””””””””””””””””””””””””””””””””””””””””””“““““““““““““““““““““““““““““““““““““““““““““

“你知道地铁是怎么修的吗？ ”采访完徐磊，遇
到家人和朋友，我总会这样问，他们大多都是一脸
茫然，于是，我开始一遍一遍地讲起我在地铁采访
时看到的情景和我认识的这个叫徐磊的人。

“我们不怕雾霾天”

顺着竖井的梯子向下走， 脚下的铁板铛铛的
响，“这竖井有多深？ ”记者问走在后面的徐磊，“二
三十米吧，”怕记者对数字没概念，他加了一句：“相
当于 10 层楼高。 ”

7 月 25 日，接近中午的时候，记者跟随中铁十
四局隧道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地铁 6 号线项目经
理徐磊，来到开工不久的地铁昌平线Ⅱ期的一个工
点，亲眼看看“地铁是怎么修的”。

这是暗挖工程，就是在地面挖一条几十米深的
竖井通到地底，再在下面挖隧道修地铁，“经常有老
百姓问我们，你们在围墙里干什么？ 直到有一天地
铁通了，人们在觉得方便的同时，很少有人会想到
我们是怎么干的。 ”

快到井底的时候， 记者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隧洞的上空弥漫着厚厚的灰尘，浓度不知要比北京
的雾霾天严重多少倍！看着飘浮在光线里的白色颗
粒，刹那间，记者感到后悔———走进这样的工地，哪
怕是几分钟，都对身体有害。在多年的采访经历里，
想打退堂鼓的，好像还不多。

可是身后跟着采访对象和他的下属，他们浑然
不觉地聊着工作，记者只能狠狠心，像第一次学游
泳那样，憋足一口气一猛子扎了进去。

闷热的隧洞里，十几个工人戴着口罩赤裸上身
穿着短裤用铁锹在掌子面一锹一锹地铲土，脚边是
一辆满是泥土锈迹的手推车，“这就是我们修地铁
最主要也是最原始的工具了。 ”徐磊特意指给我看。

采访徐磊前，记者一直以为地铁是用盾构机这
种现代化的机器挖出来的，根本没想到，北京乃至
全国的地铁，绝大多数时候仍然要靠人力一点一点
刨出来，受场地等条件限制，盾构机的使用超不过
三分之一。

记者注意到， 工人们的口罩往外凸的一块，全
是黑的。

为了保证工期，工人们实行两班倒，一个班上
15 个小时。 “现在 20 多岁的农民工都不干这种活
了，吃不了这种苦。 ”而项目部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都要在工地先待上一两年， 每天 15 个小时在地下
盯着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包工头的手
里。 ”徐磊说，遇到急难险重的时刻，他会站在最前
沿最危险的地方，“那时候，光给钱是不行的，工人
们都看着你呢。 ”

徐磊说，现在的项目经理必须盯在现场，抓进
度、保质量，对工程终身负责，尤其是安全的压力，
简直就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剑。 “最怕半夜来电
话，简直像惊弓之鸟，听见电话铃响人就先不行了，
现在更发展到白天也怕接到工地上的电话！ ”不仅
是项目经理们如此，就连业主们也这样，所以，在这
个圈子里有一个默契， 就是晚上尽可能不打电话，
有事要打电话前， 也要先发个短信说明一下 “没
事”。

从隧洞里上来，烈日晴空，站在车水马龙的大
街上，记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起徐磊刚才随口
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怕雾霾天。 ”

“零风险”的压力

第一次见到徐磊，也是时近中午，北京平安里
大街上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走进去，才发现院子
里只是一座临时搭建的彩钢房，院前的影背上刻着
一行烫金大字： 脚踏实地 心无旁骛 干好地铁 6
号线。

徐磊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高高瘦瘦白白净净，

戴着一副眼镜，完全没有工程人那种典型的符号般
的粗犷与沧桑， 反倒像一个衣着得体的白面书生。
“在北京工作嘛，穿得整齐一点，也能给业主留一个
好印象，觉得我们也能把工作干得利利索索、井然
有序的。 ”徐磊说话很随和。

给客人沏茶， 他自己的玻璃杯里只倒了白开
水，询问之下，他说胃有点不好。

2004 年， 徐磊受命进京担任中铁十四局隧道
公司地铁 4 号线项目经理，近 10 年间，他们在北京
完工的地铁 5、10、4、9 号线等项目全部获得竣工长
城杯金奖，获得鲁班奖一项、詹天佑大奖两项，2012
年中铁十四局在全北京 30 多家地铁施工单位综合
评比排名第一。

今年，43 岁的徐磊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很平凡。 ”徐磊有两句口

头禅：“不好意思”和“谢谢谢谢”。
说起当劳模的感受， 他说， 参加劳模座谈会

时，见到了很多著名的老劳模，还有像袁隆平这样
的科学家，他特意跟袁隆平照了张合影，发给准备
中考的儿子，“结果我儿子很吃惊， 立刻上网搜我
的资料，看看爸爸都干了什么，能跟像袁隆平这样
了不起的人物一起受奖？ 以前孩子对我的了解就
是爸爸在北京修地铁，整天不回家。 每次打电话也
只是问我回不回家？ 听见我说回不来，就直接把电
话挂了。 ”徐磊的家在济南，坐高铁 1 个多小时就
到了，可他时常一两个月回不了家。

徐磊就住在办公室的里间 ，屋里唯一的装饰
是床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幅没有装裱的字 ： 心无
旁骛。

有人这样介绍徐磊：“他是隧道公司最好的项
目经理之一，不过，他的压力也非常非常大，对他来
说，无论是个人前途还是公司发展，都是零风险，安
全上绝对不能出差错，否则一切都完了。 ”

2010 年 4 月的一个早晨， 平安大街地下二三
十米深处，施工中的掌子面像大出血一样突发涌水
突泥险象，徐磊站在随时可能坍塌的掌子面，带着
大家堵了 4 个多小时，涌水终于止住了，他才发现
腿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流血疼痛居然一点感觉
都没有。

“最害怕的就是，在黑漆漆的地下，你也不知道
开挖的掌子面前方有什么危险，地铁施工最大的风
险就是地质风险的不可预知……真的是如履薄冰，
越干越害怕，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知道要
爬雪山过草地，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劲过了，
第二次第三次，要你一次一次地再过……心里就特
别纠结，常常想不干了。 ”

中铁十四局在地铁建设中的业绩，赢得了业主
的信任，于是，最难最险的标段也总是留给他们。

“工程的难易跟钱挂钩吗？ ”记者问。
“都是一样的。 ”
“那为什么要干？ ”
“还是有成就感和自豪感的。困难面前，我有两

种选择：要么临阵退缩，回后方过安逸的生活；要么
迎难而上， 选择一条将要度过数不清的不眠之夜、
胜败难料、前途未卜的奋斗之路。每次，我都选择了
后者。 ”

“我们绝不当逃兵”

记者提议到他们修建的标段坐坐地铁，徐磊高
兴地答应了。

“我一直觉得应该给我们这些修建地铁的人发
一张终身免费的乘车证，作为参建地铁的纪念和社
会对我们的认可。 ”他一边刷卡进站一边兴奋地说：
“我最喜欢陪人坐地铁了。 特自豪！ ”

去年，抢工中的 6 号线电梯尚未运行，徐磊的
岳父专程从山东到北京，看看他们怎么修地铁。 80
多岁的老人固执地爬楼梯到近 30 米深的站台层，
看完之后，老人壮怀激烈地赋诗两句：“汗流浃背心

向党，建设地铁奔小康”。
从平安里，经北海北，到南锣鼓巷，3 站地，3 公

里，地铁只开了 3 分钟，而修这段路用了 3 年半。
这是迄今为止，最让徐磊难忘，也最挑战极限

的工程。
在这段短短的路上， 潜伏着 1 个特级风险源，

147 个一级风险源，不仅要下穿 4 号线，而且要经
过中南海北门，被称作“在祖国的心尖上动手术”。

为了缓解地面交通的压力， 工期被一压再压，
项目部只能不计成本地投入， 不到一公里的工地
上，干活的人最多时有 1000 多。每到夜晚，明挖的、
暗挖的、盾构的，混凝土罐车、水泥罐车、吊车、挖掘
机、农用三轮车、人工手推车……整个管区一片通
明、一片轰鸣，现场指挥调度、日益紧迫的工期、夜
以继日的奋战、安全、质量、进度、文明施工……徐
磊和他的同事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压到底的弹簧，
精神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加强夜间管理， 徐磊和项目书记霍昆带
头， 分别负责工程最艰苦的南锣鼓巷站和北海北
站，白天照常工作，凌晨两三点换上工作服，准时出
现在工地，督促现场施工进度和效率，跟工人一起
铲土、推车……

他还不时会派人到兄弟单位打探“军情”，看看
别人进展如何？ 开动员会时，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引
用自己少年时代看过的前苏联电影 《莫斯科保卫
战》 里的台词对自己的部下说：“我们不能再退了，
再退就是莫斯科了！ ”

最后，所有人都开始怀疑这么短的工期有些站
不可能完成，于是通融徐磊他们放缓一步，在 6 号
线通车时，南锣鼓巷站甩站不停车。

但是徐磊不答应，在项目部动员会上他反复强
调：“别人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我们绝不当逃
兵，就是用手挖，用肩挑，也要闯过这一关！ 我们一
定要按期拿下 9 标段， 保证 6 号线按期全线通车，
绝不能在我们这里甩站！ 绝无第二选择！ ”

最艰苦卓绝的时候，无意中徐磊在一个青工的
床板上看到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一行字：脚踏实
地，心无旁骛，干好地铁 6 号线！

2012 年 12 月 10 日，被认定为“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的 9 标段如期交验。

“关键时刻，我们靠拼搏战胜了困难。 ”
站在南锣鼓巷站的站台上，徐磊手摸着站台立

柱上的装饰瓷砖对记者说：“这一根立柱 126 块拼
成，86 根立柱，几十名熟练技工整整干了两个月才
完成！ 6 号线里的故事太多了……”

“盼着这杯酒一饮而尽”

2013 年 1 月 5 日， 德内大街一座四合院内，项
目部 140 名员工齐刷刷地坐了 13 桌， 举杯欢庆项
目竣工。

席间，会场上反复播放 2012 年最流行的《江南
style》，随着音乐强劲欢快的节奏，性格内向的徐磊
跟着大家一起跳起了骑马舞……

这个晚上，人们被一种激情控制着，别人的一
句话就会让自己感慨万千，泪往上涌。

预先准备的 10 箱白酒，只喝了 5 箱多。 3 年的
奋战，有人得了高血压，有人得了关节炎，有人得了
胃炎，还有人心脏支架了。他们豪气犹在，却没了当
初的身体和酒量。

“我不能喝酒，但却一直盼着喝这杯庆功酒，盼
着这一天一饮而尽！ ”

……
2013 年 2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铁十四

局北京地铁项目视察，对地铁建设者说：“我代表南
锣鼓巷一带的街坊们向你们表示感谢！ ”

采访中，问到他名字的含义，徐磊说，军人出身
的父亲，当年给他们兄妹三人都起了一个带“军”的
小名，他叫铁军。


